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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metageography) 、“元空间结构”( spatial metastructure) “元叙事”( metanarrative) 等。它们的具体意含和所指各
有差异，比如“元地理学”指“一整套空间结构，通过它人们建构起关于世界的知识”( 见马丁·W． 刘易士《大陆的
神话: 元地理学批判》，杨瑾等译，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1 页，第 207 页，注释［2］) ，但都
强调事物发生意义的原始逻辑和原型结构，即原始“生成”。
③ 遗产表现为一个过程: 即“发现———勘察———认定———保护———修复 /复兴———阐释 /产业化———消损———
消亡”，因为这个过程，“遗产”才成为“遗产”，其间，遗产的本体、主体、对待原则和方式、意义都不断变化。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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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 旨











“( invisibility) ”、“非物质性”( immateriality) 、“非有形性”( incorporeality) 以及“非联系性”( discon-
nection) 等特性相互说明。［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遗产都具有无形性。［4］它主要包括四个相
互关联的内容: 1． 现实是其核心，遗产只不过一种附着于地方和事件之上的飘移性无形价值。“无
形只能通过无形来理解和解释”( the intangible can only be understood and interpreted through the in-









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生成于遗产选择和确定中的既定价值，包括理念、信仰、认同和习惯等; 2．













2010 年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古建筑群( Historic Monuments of Dengfeng in“The Centre of He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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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and Earth”)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① “天地之中”即嵩山景区的核心部分②，囊括了 116
个景点中的 5 个特级景点及其他几个一级、二级景点。核心区由太室山与少室山以及观星台景区
( 告成镇) 组成。其中中岳( 即嵩山) 、少林和“天地之中”③分别表达了三个不同的范畴: 山岳崇拜
( 包括五岳崇拜) ，武术 ( 中国功夫) 和宇宙观④，但与现代遗产体系，比如联合国教 科 文 组 织
( UNESCO) 的管理体系不同，因此，选择申报“世遗”既要突出我国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又要与
UNESCO 的管理体制的标准性相衔接。在协调二者的关系上演出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历史事







整合申遗的建议。⑦ 可见，我们申报的依据是“标准性”，而 ICOMOS 专家恰恰看重的是“独特性”。
在世界遗产中心官方网站上，对“天地之中”历史古迹的简介为:
位于中国河南省的嵩山，被认为是具有神圣意义的中岳。在海拔 1500 米的嵩山脚下，距




















of buildings，而用 monuments( 我国在官方的各类遗产公约中译作“文物”) ，这两个术语分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文化遗产三大类中的前两类，最后一类是 sites( 遗址) 。























































以下史料参见: 申颖涛:《星台之光》，观星台文物保护管理所内部资料，2012 年;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河南登封市观星台元代大殿基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 年第 4 期。
2010 年观星台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地。
从上可知，今天的观星台是在历代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乡绅、主持和民众不断重建、新建、修
补、增添“累叠”而成。形制上，观星台建筑群自南向北有照壁、大门( 三间) 、仪门( 三间) 、周公测




















( 1) 祖先( 如周公)“遗迹”与后人“功德”相结合;
( 2) 将文字与建筑并置( 就现有资料，唐代以前与文字捆绑，唐代开始与建筑捆绑) ;
( 3) 以复制古迹的完整性为依据( 古观星台的复制从唐代开始出现) ;
( 4) 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中融会了特定语境的理念，复制古迹虽有“索”( 厘复) 古制 /规的观念
( 或通过古籍图书找到所谓原貌图) ，但要求并不严格，也不构成重建古迹所必循原则;












“推原神话”( genetic myth) 指专门解释万物起源的神话。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一《王道》中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 而连
其中者，通其道也。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故以天文、地文与人文贯通为中华文明之





拜谒、修葺或兴修先圣( 周公) 古迹以彰政绩，起到社会教化作用; 文人士绅行礼仪、斯文传统，他们
或出钱出力，或主导古迹修缮，起到了社会表率作用; 主持运营庙堂，培育香火，对观星台的日常工











年( 766 年) ，西川节度使崔宁纳任氏为妾，将闲置的杜甫草堂作为礼物赠送给她，任氏随后整修扩
建，仅保留少数屋宇、亭台。杜甫草堂历经兴废，901 年五代前蜀时诗人韦庄重修草堂并保存了近
170 年。今天的草堂经过宋、元、明、清，以及解放后的十多次较大的修复，其中以 1500 年和 1811 －
1812 年四川按察使、成都知府曹六兴重修规模最大，奠定了现在草堂的基础。［15］“文革”中草堂受






























































































位于重庆市大足县城北 1． 5 公里的北山大足石刻是唐末、宋初时期遗留下来的宗教摩崖石刻，
以佛教题材为主。造像最初开凿于晚唐景福元年( 892 年) ，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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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 年，58 号观音地藏合龛，昌州刺史王宗靖为故何七娘设斋表赞。
894 － 897 年，24 号日月光菩萨，右弟子何君友祈自身安泰夫妇咸昌修斋表庆。
901 年，243 号千手观音，右弟子蹇知进□□□〔寨〕□中之际夫妇惊忧……安泰与骨肉团圆就
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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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Cases of the Growing System of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PENG Zhao-rong1，LI Chun-xia2
( 1．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2．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lleg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Sichuan)
Abstract: Any cultural heritage needs the insurance of growing system besides its historical logic of emergency． The
growing system in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key factor to insure the life and expression of heritage system． The His-
toric Monuments of Song Mountain with its core，the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was based on the political ideal of“the Cen-
tre of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and became the symbol of secular power． It was supported mainly by ruling class growing
system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DU Fu’s Residence is another kind which can be described as value accumulated
growing system and was supported mainly by literati． The Dazu Rock Carvings are a kind of religious，professional handcraft
growing system，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donators． So there are many classes or group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heritagi-
zation，which shows the special system has contained Chinese wisdoms，knowledge，experiences and skills and guaranteed
for sustainability of our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heritage system，growing system，the process of heritagization，value accumulation，intang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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